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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西南，长江边的司阁村最近一年很是热闹。
村里来了个“厅官”当“村官”，沉寂多年的小村，
像一池平静的湖水投下一颗石子，泛起阵阵涟漪。

被“点亮”的贫穷小村

司阁村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望江县
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 5 年前，司阁村
是远近有名的“娶媳妇困难村”，有邻村的姑娘曾经
撇着嘴说，谁要嫁去司阁村，晚上连个灯都没有。

“过去一到晚上，远远从山上望下来，我们村这一
片全是‘黑’的。”村民倪旺进说，这么多年村里一直没
有路灯，太阳落山后，村民大多早早回家倒头就睡。
“去年李书记来了以后，把我们村搞得‘亮起来’嘞！”

倪旺进口中的李书记，是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
员、司阁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李传玺。 2017 年 4 月，
李传玺响应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
记的号召，主动报名，与其他两名同事组成扶贫工作
队进了村。

俗话说“别拿村官不当干部”，可过去在司阁

村，村里人还真不太拿村官“当回事”。
“老百姓眼睛尖得很，你这个‘官’能不能带大家把

日子过好？是不是一心扑在村里？是这样，我们就认你
是我们的‘官’。不是，我们还不理你这个‘官’嘞。”倪旺进
笑着说了大实话。

“上面来的官听着‘大’，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吗？接
地气吗？能吃苦吗？”57 岁的老党员周洁元回忆说，没想
到，这个省城来的工作队，很快让村民们改变了看法。

李传玺到村里后，第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事，
就是想办法申请项目，在太阳能光伏的基础上，给
家家户户门口架起了路灯，每到夜晚，整齐地亮起
来。许多村民开始陆续去离村不远的开发区上班，
下夜班回来的路上踏踏实实，大家的心一下就
“亮”了起来。

“亮灯”像一个信号，开启了村里的“热闹”和变化。

厅官与村庄的“化学反应”

“他用以往工作积累的眼界与经验，挖出了村里
许多未被发现的‘宝藏’。”司阁村党总支书记刘中

林举例说，原来村北靠近国道处有一小块荒地。李
书记带着大家转了几圈，出了个招：在这竖起两块
面向交通干道的广告牌对外招商，一年就为村集体
增收 8 万多元。

光伏发电项目、核桃园、火龙果园、养殖扶贫
产业基地……司阁村在产业项目带动下顺利脱贫出
列，不仅村集体经济逐渐壮大，水泥路“户户
通”，健身广场与文化乐园也建了起来。

33 岁的司阁村村民朱成孟患病，家里又连续
遭遇父亲去世、妻子生病手术等变故，家庭生活每
况愈下。“李书记帮我出主意，鼓励我学装修，帮
我找门路。”如今他装修手艺“出师”，去年打工
收入 5 万多元，成功摘了“贫困户”帽子，还贷款
买了私家车方便妻子出门看病。

熟悉李传玺的人都评价他有“书卷气”。他自
认是个“老派”的人，几十年从不“拉关系”“找
人办事”，如今为了村里的事四处“抛头露面”。
“为了村里的事求人，我不觉得难为情。”在一次
省里的会议上，石油公司负责人提到有计划帮助农
村建设加油站，李传玺会后立刻拦下发言者，卖力
推介司阁村。

“这个加油站如果建起来，村集体收入将会翻
番。”在李传玺的推动下，项目已经开始对接。

村里的百姓纷纷说，从“厅官”到“村官”，
李传玺用不一样的经验和眼界，为村里发展带来了
新思路和新变化，“别看村官小，可别拿村官不当
干部，解决了许多大问题，这样的干部我们认”。

最后的一站，最初的“心愿”

李传玺 1992 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安徽省委统战部
研究室工作，办公室一进就是 25 年，一路做到“副厅
级”，在外人看来“官”做得挺成功，“只要不自讨苦吃，
可以安稳等退休了”。可工作这么多年，李传玺有个说
不出的遗憾：作为一个有农村情结的研究者，没有真
正到农村工作过。直到省里开始选派，他坐不住了。

2017 年 4 月，李传玺一行到村之后，走遍了村庄
的每一个角落，走访每一位村民，反复介绍扶贫政策。

他还召开党员大会彻夜谈心，请每个党员都谈谈自己
当年为什么入党。谈到最后，几名老党员质朴的话让
所有人感慨万分。在他号召下，村里所有的党员都在
家门口挂上党员身份牌。村委会公告栏里，全村 110
名党员的照片和联系方式整齐排列着，“有困难找党
员”成了大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自从到了村里，李传玺手机上运动步数每天都
至少 2 万步。屋外墙根角落里堆着一堆工作队同志
磨坏后底的鞋，见证着他们走过的每一寸村路。

当记者问李传玺接下来的计划时，他站在长江大
堤上回望村里，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说：“我们给
村里带来了一些改变，同时村里的生活也真正改变了
我。我已经有思想准备，‘村官’是我工作生涯选择的最
后一站。希望 60 岁后回头看，没有虚度这些时光，无
愧于一生为党工作的初心。” (记者彭红、宋玉萌、
佘勇刚、张紫赟、程卓) 新华社合肥 4 月 8 日电

“解决了许多大问题，这样的干部我们认”
“厅官”李传玺当“村官”，开启了司阁村里的“热闹”和变化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姜辰蓉）陕西省洛川县是全国
闻名的“苹果之乡”，苹果既是“扶贫果”，也是乡村振兴
希望所在的“幸福果”。近年来，洛川县因时因地制宜，
探索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实现了农户、企业、产
业“三赢”。

老果园的“变奏”：旧貌换新颜

4 月天，周百贤家的 7 亩果园中正在栽种矮化密
植富士苹果树苗。看着一棵棵的树苗迎着春风排列成
行，周百贤的脸上也像被春风催开的花朵，笑容满溢。

50 岁的周百贤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黄章乡金
盆村村民，他家里共有 18 亩果园，其中 7 亩是已经有
24 年树龄的老园。“这 7 亩果树是 1994 年种的，现在
已经残败了，果子的质量、产量都跟不上。”他说。这几
年，周百贤一直想对果园进行改造，但是因为缺少资金
和精力，而未能如愿。

可如今周百贤的心愿终于成真。这个契机来自于
金盆村苹果专业合作社与洛川红富源果业公司合作实
行的“三变”改革特色模式——— 果农只需将果园入股给
红富源果业公司，就可免费改造成矮化密植果园。按照
合约，4 年新建果园产生效益后，每年产生利润果农和
公司按照 6：4 比例分红，果农占大头。

“去年我拿自家 7 亩老旧果园入股。入股后，我们果
农不用投入一分钱，所有投资、生产、运营全由公司负

责。”果农周百贤说，“在没有受益前，每年每亩果园我
还可以从公司预支 1000 元，保障日常生活支出。”目
前，金盆村已有 13 户果农用 70 多亩老旧残败果园入
股。

产业“曲式”：用“三变”实现“三赢”

洛川红富源果业公司董事长周宏说，这种模式
首先对果农有利，果农不需投入改造资金、精力，就有
利润分成，效益超过老旧果园；果农不用再担心苹果
销售，从投入、生产、运营、销售等所有环节全部由公
司负责；果农还可以雇员的形式进入公司挣取薪金，
“经过测算，到了盛果期，果农每亩可拿到利润分成
6000 元。”

其次，企业也能从中受益。“我们企业已经拥有
1300 亩的苹果基地，并自有果库、自营品牌和销售
渠道。要巩固和扩大企业经营，就需要有更多符合市
场要求、标准统一的高品质苹果。这种模式也正符合
我们企业拓展市场的需求。”周宏说，

而对整个洛川苹果产业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
的机遇。洛川县是延安苹果的发祥地，栽植历史悠
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苹果在洛川开始大面积种
植。目前，60 万亩耕地中，苹果种植面积 50 万亩；16
万农民中，95% 以上种植苹果。当前面临的主要问
题就是随着产业的持续发展生产基地逐年老化，果
园效益受到影响，果园更新优化和升级非常迫切，这
为洛川苹果产业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

在洛川县石头镇牛天咀村，“三变”改革也正在
推进实施。在这里，洛川富百苹果专业合作社同 13
户果农签订 20 年土地入股协议，流转土地 215 亩。

这 215 亩土地将被改造成为高标准有机果园。按照入
股合约，在初果期和盛果期，果农将拿到每亩果园收
益的 60% 和 70%。除此之外，合作社还从收益中每年
分出 1 万元，用来壮大村集体的资金。

乡村振兴乐章：创新“三变”特色模式

金盆村、牛天咀村正在试点的，都是洛川“三变”改
革的新探索。洛川县目前有 12 个试点村，每个村都根
据自己的特色有不同的模式，因时、因地制宜。

水渭村，位于在不适宜苹果生长的洛川川道地
区，共有 26 户、108 口人。2010 年整村移民搬迁到新
村，搬迁之后，旧村庄就闲置成了“空壳村”。这里的“三
变”改革，却是另一种模式。

2017 年，水渭村 25 户农户的 216 亩集中连片土
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委会，由村委会统一协商折
价入股到水渭川牧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村委会还
拿闲置的宅基地、废弃厂房，甚至一棵老槐树进行入
股，规模化发展湖羊养殖、牧草种植、旅游开发等产
业。在每年固定分红后，村委会再按土地全部流转、部
分流转和果园流转三种类分别付给流转户土地租金
和分红。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不仅能盘活集体资源，壮
大集体经济，更能让村民得到长期实惠。”水渭村支部
书记郝水荣说。

38 岁的水渭村村民段国平说：“我家里有 14 亩土
地，但过去每年一亩地收益只有四五百元，一年也就
六七千元。但是现在流转土地的收入一年就是 7000
元，我就近在企业打工一年收入 3 . 6 万元，加起来一
共是 4 . 3 万元。这是过去完全不能比的。”

小苹果的乡村振兴“进行曲”
陕西洛川以“三变”改革促“三赢”

荒废的农房成了单车俱
乐部酒吧，泥瓦匠成了驻唱
歌手。江西大余县大龙村农
民罗名华没有想到，当“乡村
歌手”的少年梦想竟然在 44
岁时实现了。

山还是那座丫山，村却
不是原来那个村。

丫山半山腰，一幢黑瓦
白墙的村舍很独特，门口挂
着蓑衣，门头木牌匾上写着
“千里走单骑”。这就是罗名
华经营的单车俱乐部酒吧。

记者走进酒吧时，他正
坐在古旧木凳上弹着吉他唱
着乡村风情的歌曲：“我的家
乡就在这里，记忆中你并不
美丽。荒凉的小屋，好久没打
理，梧桐花开落满地……我
的家乡就在这里，如今变得
青春靓丽……”

“歌是我写的，因为这是
我的故乡、我的经历。”乡村歌
手罗名华说，他要把家乡由穷
到兴并让自己实现年少梦想
的喜悦，用力揉进歌声中。

大余县地处赣南山区，民
间喜好唱山歌。年少时罗名华
曾在当地中学接受了 3 年的
音乐学习，梦想成为一名乡村
歌手。毕业后他曾一边打工，
一边辗转跑过大半个中国参
加音乐选秀节目。

2012 年，他放弃漂泊，
回到家乡开起拖拉机，卖石
灰膏，做泥瓦匠。

“五六年前，山里的两个
自然村 41 户人家，只有一栋
砖混结构房屋，其他都是土
坯房。村里 70% 的农房无人居住、土地撂荒，多数村
民外出务工。”大龙村党支部书记蓝善荣回忆。

这个情景，让罗名华觉得乡村歌手的梦想越来
越远。没想到在 2015 年，罗名华的梦想又找回来了。

这一年，从大龙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唐向阳返乡投
资打造的丫山乡村旅游景区正式营业。听说罗名华不仅
歌唱得好还能自己写歌，唐向阳邀请罗名华把老房子改
造成单车俱乐部酒吧，吸引单骑游山的年轻游客。

乡村游的开发，使大龙村的碾子不再是生产工
具，缸也不再是生活盛器，连篱笆墙都成了乡村文化
的元素。错落在半山腰的农房，超过一半改造成了清
新悠闲、风格不一的民宿；村民的菜园子和竹编生活
用品，都成了经营的产品；跳竹竿舞、走森林步道为
这个“天然氧吧”添增了人气。

靠着以农房改造成的俱乐部酒吧和驻唱的乡村
摇滚风，罗名华从音乐“乌鸡”变成了“彩凤凰”。如今
他的酒吧每月有 2000 多元酒水销售收入，同时每月
还能从景区领到 3000 元固定工资。

“此刻我回到了这里，这里才是我的家。一栋半山
的砖房，一片刚开的野花……烟雨弥漫在半山，翩翩
枫叶红地毯。在这梦一样的地方，遇见自己遇见她。”

山村的新生活变成罗名华写下的这首新歌《来吧》。

随着丫山建成运动休闲特色小镇，“2018 中国
大余丫山迎新国际越野赛”还为罗名华的俱乐部送
来了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赛车手。白
天，赛车手们在丫山越野基地的专业赛道上驰骋，晚
上到俱乐部听这位中国乡村歌手的山歌。

“这里的青山绿水好空气，再加上恬静的田园生
活，都是山外人特别是大都市人向往的。将家乡打造
成乡村游景区，不仅是为了让城里人进山，更是为了
让出山的村民回到家乡。”唐向阳说。

曾在上海一家企业当白领的本地女孩钟芳艳，

回乡后成为景区的一名员工。她白天脚踩电动平衡
车在景区忙碌穿梭，晚上变身舞台主持人。

大余县委书记曹爱珍说，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下，

大龙村千年存续的青山绿水和闲置资产盘活了，一
步步变成金山银山；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和罗名
华一样“重生”，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记者刘菁、秦宏、高皓亮)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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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4 月 8 日，河北省沙河市红石沟生态休闲农场的 3000 多亩油菜花正值花
期，绵延绽放的油菜花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赏花
经济”丰富国民生活，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04-PDF 版面

